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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里小区在××局办公楼的后面，××局所

有的职工都住在这里，虽然面朝马路的××局办

公楼看起来陈旧 、不起眼，但通过办公楼的后门

进入幸福里小区，真是另一番天地。小区里有

花有草有树，有假山有小桥有流水，有游鱼有鸟

鸣有楼阁，有篮球场也有活动器材，每当傍晚，

人们吃完晚饭后就到这里活动。

××局 黄 局 长 爱 下 棋 ，因 此 每 当 吃 完 晚 饭

后，他就端着茶杯，提着鸟笼，在小区的棋桌旁

坐下，小区的人都知道黄局长在等人下棋。这

时，吴副科长肯定第一个跑过来，陪着黄局长下

几盘，当然周围也有四五个象棋爱好者站在旁

边观战，你一言、我一语，并且轮流上阵，但他们

中的每个人都会败给黄局长，这时黄局长喝一

口茶，然后看看周围的人，便说，你们以后还要

多来这里，好好学习。大家点着头，都说一定。

黄局长又来下棋，吴副科长又来黄局长对

面坐下，周围依然站着几位观棋的同事，弯着

腰，很专注。吴副科长对黄局长说，有一位开发

商，他得知我们幸福里小区环境优美、邻里和

谐，想在我们小区举办一次象棋大赛，黄局长你

看？黄局长高兴地说，他看上了我们小区，说明

我们小区是示范小区，我看行。

大赛如期举办，幸福里小区所有的××局男

职工都参加了比赛，如大家所料，黄局长荣获了

冠军，奖励高档饮水机一台。不到三个月，吴副

科长升为正科长。

可能是工会崔主席看出了门道，他以工会

的名义提出申请，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决定在

“五一”前夕举办全体职工参与的象棋大赛，当

黄局长看到崔主席的申请时，笑着对崔主席说，

象棋大赛应该早就举办了，这是好事，既可以促

进团结，也可以愉悦身心，我同意，还有一点要

提醒你，奖金要丰厚点，这样才能提高职工参与

的积极性。

大赛准备得很规范，有大赛章程、有裁判，

还有局长讲话。如大家所料，黄局长果然得了

冠军，获得了丰厚的奖金，黄局长在讲话中还提

到，以后象棋大赛要每年举办一次。

还没到国庆，崔主席当上了后勤科科长。

幸福里小区原来仅有的一个棋桌已经不够

用了，在小区习惯打篮球、散步、读书的职工都

来棋桌旁，围在黄局长的周围，看他下棋。不知

什么时候，棋桌增加到十桌依然不够用，有向黄

局长学棋的、有请黄局长指点的，热闹非凡。这

时黄局长总是乐呵呵的，对职工们说，大家都变

成文人雅士了。

黄局长退休了。退休后，每天傍晚，他依然

准时来这儿下棋，来时依然端着茶杯，脸上依然

乐呵呵的。他坐在桌前等了很久，没有一个人

来陪他下棋，只见所有的职工都在跳绳，黄局长

很纳闷，以前大家对象棋情有独钟，突然怎么改

跳绳了？黄局长走到崔科长身边一问，才知道

下一届的象棋比赛已改为跳绳比赛了，这是刚

上任的马局长决定的，所以职工们才天天练跳

绳。黄局长恍然大悟，刚上任的马局长是女的，

平时就喜欢跳绳。

一连几天，黄局长都去下棋，但棋桌旁很冷

落，他勉强叫来以前的几位“心腹”，轮流陪自己

下几盘，但黄局长都没有赢，这几位离开时，只

留下一句话，黄局长，您坐着，我们跳绳去了。

黄局长端着茶杯默默地坐着，等待和他下

棋的人，直到跳绳的人都回家后，黄局长只能叫

来自己七岁的孙子陪他下一盘，因为他确实想

赢。

并非高手

曹宏

（小小说）

我的老母亲今年 91 岁了，因为喜欢安静，一直

不肯和我们一起居住，所以只得给她单独置办一处

居所，由保姆照顾生活起居，我只能在礼拜天去看

望陪伴她老人家。

母亲这辈子，一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

记得小时候，常有人对母亲说：你好命啊，五男二女

七个亲家婆！母亲当然也是满脸的自豪，可是有谁

知道，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养育七个孩子需要

付出怎样的代价！

小时候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母亲每天总

是很晚才睡觉，一大家子人的吃喝拉撒都需要她去

料理，做被子，缝衣服，纳鞋底，绑笤帚……昏暗的

油灯下，母亲总有做不完的事、干不完的活儿。那

时候做被子买不起新棉花，只能把旧被子里已经成

团的旧棉花重新摘出棉绒，再铺接成片用，是一件

非常费时费力的活儿。孩子们的衣服鞋子也是哥

哥姐姐穿旧了破了，再缝补缝补或者改一改给弟弟

妹妹们穿。因为白天需要下地干农活，所以这些零

零碎碎的活儿都需要母亲晚上来做。后来稍微长

大一些，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有些缝缝补补的，我

也常常自己学着做，直到现在我老婆孩子的衣服坏

了，都是我来修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几乎家家都缺吃少

穿，揭不开锅是经常的事情。为了一家人不饿肚

子，母亲除了把有限的粮食精打细算，还要想尽办

法以菜充粮。各种野菜、苜蓿草以及刚出来的嫩树

叶，母亲都可以掺在粮食里，给我们做成可口的饭

菜。家里人多饭少，为了让孩子们都吃饱，母亲总

是最后上桌吃饭，有时看饭菜不够吃，她就说自己

不饿，让我们先吃。

我最佩服母亲的，就是她的体力。母亲虽然个

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但干起活儿来体力惊

人。那时候去山上“薅地”（间苗），拔下的谷草苗需

要扛回来晒干了给牲畜做草料，母亲每天干完活都

要扛回一大捆青草，足有二三百斤重。小时候家里

没有柴烧，母亲就和村里其他人一起去很远的沙漠

里割沙蒿，母亲每次都要扛着重于她身体几倍的青

沙蒿，走几十里的山路。远远看去，只见小山一样

的柴捆，却看不见母亲矮小的身子。

俗话说：“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七

个兄弟姐妹里，我最小，是母亲的“老儿子”，所以母

亲也是最疼爱我的。记得有一次我去山上放毛驴，

突然天降大雨，我又肚子疼，走不了路，只能躺在路

上。小伙伴们告诉母亲后，母亲冒着瓢泼大雨把我

从山上背了回来，我那时大约有八九岁了，母亲背

着我特别吃力，一步一步地走在泥泞不堪的路上，

那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高考那年，我去学校看分

数，回来时母亲正在用辘轳打水浇园子，看我回来，

母亲停下来问我：考上了吗？我说：考上了！母亲

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用

木头做的“弹弓”递给我，把柄底下是母亲用五彩丝

线编的穗子，非常漂亮。我想，这大概就是母亲对

我的奖赏吧。

由于积劳成疾，母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年

轻的时候有神经性头疼，疼起来要人命。年龄大了

之后，又患有骨质增生、眩晕症等老年病。但母亲

却是非常要强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告诉我们，

用她的话说：“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这就是母亲，这

就是母爱，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儿女，但却不想因

为自己拖累儿女！

如今母亲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她现在每天盼望

的，就是我去看她。如果隔几天不去，她就会一直

念叨：这老五怎么不来呢？干啥去了呢？又出门儿

了？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原因，有时候真是要十几

天才能去看望她一次。每次去，母亲都是满脸欢

喜，不停地和我说东道西，精神状态会比平时好许

多。

其实母亲也是我的骄傲，每当谈论起母亲的时

候，我都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母亲虽然有些旧疾，但

身体依然很好，而且头脑清晰，记忆力超强，不仅对

过去的一些人和事记忆犹新，就是亲戚圈子里谁过

生日，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常对兄弟姐妹们说：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是最疼爱、最牵挂我们的，

有了母爱的护佑，才能有我们的幸福快乐！

家有老母
杨占鹏

“五一”放假前夕，公司的微信群里早

就欢腾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

着，好不热闹。有的说该去哪里玩，有的说

该吃些什么美食。正在大家兴致高涨之

时，经理发话了：“今年的假期，我们会布置

一个小任务，大家一定要认真完成。”

群里霎时安静，经理接着说道：“今年

假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母亲做一件事，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孝为先，等再开

班之后，大家写成书面文字。”

经理的话，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不

断地回想起母亲这些年的不易。

2012 年，那是我在部队的第一年。直

到两年退伍后，我才知道，母亲在那年得了

一场大病，病之重，如今的我，也不敢想象。

母亲是个怎样的人，我一直也不知道

怎么形容。如同天下间的母亲吧，唠叨牵

挂，勤劳无华。我们姐弟三个从小就一直

说，在家里父亲最好，父亲是全能的。他会

跟每个孩子玩，会做各种好吃的，仿佛母亲

的角色暗淡了很多。但是，我们每次从外

归来，进家第一句话，喊的都是：娘，我回来

了。

退伍后，踏进阔别两年之久的家，我一

进门口，喊了声娘。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

出来，是父亲出来迎的我。我跟着走进屋

里，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坐了起来。我以为

母亲是困了刚睡醒，说了一句：“娘，咋这时

候睡觉？”母亲没有说出话来就哭了。人常

说心如刀割的感觉，我一直都以为是夸大

其词。在那一刻，我生生地体会到了这种

感觉，很痛。看着流泪的母亲，我问：“娘，

怎么了？”母亲说：“没事，只是太久没见你

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在母亲大病缠身

的时候，她甚至告诉过父亲，想到过死，但

是舍不得三个孩子。我度过的二十多年

里，没有得过什么大病，最难受的一次是上

学的时候发烧到 41度，后来直接晕过去了，

被同学送回家。我不知道母亲经历了多大

的痛苦，被病魔折磨成怎样。一个人会想

到用死来解脱的时候，那种痛苦，至少是披

肝沥胆，痛不欲生。

当我看到母亲的手都已经变了形状，

突然间才发觉，母亲已经瘦了至少三十多

斤。我问起母亲，到这个时候，母亲才说起

了这几年来的大病。找遍了医院，受尽了

苦楚，磨尽了身心。但即使这样，在我当兵

的那几年，母亲却从不让人跟我说起她的

病，怕我在部队分心。

时至今年，母亲已经得病九年。现在

的她，不能受一点风寒，在夏天我们都吹空

调的时候，她却要穿着厚厚的衣服。勉强

能自己走路，拄着一根拐杖，未及暮年，已

经如同一位老太太。我有了孩子之后，她

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照顾，拖着苦痛，做饭

洗衣，无微不至。

回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已经把晚饭做

好了，正准备炒菜。我拿过她手中的铲子

说道：“娘，‘五一’劳动节要到了，我也给您

放个小长假，从今天起，您休息，我来做。”

母亲露出了温暖的微笑，没有说更多

话语。在她转身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她流

下的眼泪，滴滴晶莹，如同那些年里，照亮

着我前行的光芒。

给母亲放假
陈赫

得到长嫂去世的噩耗，我正在大兴安

岭林业集团公司阿木尔林业局采访。由于

疫情原因，离世当天就在阿鲁科尔沁旗天

山镇殡仪馆火化。没能送嫂子最后一程，

成为我终身遗憾。

嫂子离世 500 多个日日夜夜，她温馨

而又慈祥的笑脸，常常浮现在眼前；热情而

又有力的声音，也常常回响在耳畔。

1969 年 5 月三哥结婚前，因属成分不

好的青年，即使你再优秀，想找到个情投意

合的伴侣也实属不易。可是父亲、三个哥

哥都在天山镇东岗台村务农，一个劳动日

才分几角钱，家里又是个大家庭，兄弟姊妹

八个，维持温饱就不错了，没有钱为三哥办

喜事，为此父母一筹莫展。大嫂听说以后，

给父亲捎信，让我三弟弟带着对象来，拿钱

买了 487 尺布，请假到乡下给三哥张罗完

婚，才返回工作岗位。此举受到整个家族

及乡邻的称赞。

1970 年母亲因病卧床不起，四哥又到

谈婚论嫁的时候，年过半百的老父亲一夜

愁白了头。嫂子再次给四哥四嫂买了 503
尺布。990尺布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当年

计划经济时代的乡下，足以解了家里的燃

眉之急，能让这哥俩组建两个家庭。1978
年嫂子为五哥找了工作，张罗结了婚，并下

厨做菜备酒招待亲友。那时，旗里的农民

子弟也有出任乡长、镇长、局长的，可是真

正像兄嫂一样顾家的屈指可数。

嫂子一生勤俭。从工作到退休，没到

小卖部买过一个馒头，没到小吃部喝过一

碗汤，更没到饭店吃过一碗面条。就是这

样一分一分地算、一毛一毛地省、一元一元

地攒，把省下的钱用于抚养孩子，接济家里

的兄弟姐妹。改革开放以后，日子好过了，

兄嫂生日或者远道亲友来访，她的子女们

才能做通工作勉强去饭店小聚。我们是个

大家族，亲属家婚丧嫁娶，只要她知道都会

以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一次回去探

亲，一个哥哥家侄子急需点儿钱，嫂子毫不

犹豫拿出 2000 元钱。我的孩子结婚，有了

外孙女，她总是第一个送来祝福。每当收

到钱的时候，我的心底有一种难以名状的

滋味。嫂子退休早，工资并不高，可是家里

的兄弟姐妹始终是她一生的牵挂。

嫂子一生刚强。两次车祸一般人早就

承受不了了，她自配药酒，自己治疗，两次

都坚持站了起来。2004 年 5 月，长兄因患

前列腺癌离世，大哥去世第二天，68岁的嫂

子看见我不说话，她强忍悲痛带我爬天山

镇的北山散心。记得，1978 年 3 月，她在汽

修厂任工会主席，到旗里开会散会后，已经

快下班了，仍然回到单位帮师傅往库里推

车，因为年纪大脚步慢，右脚被汽车轮子轧

了。第二天我上学看到她脚肿得有碗口

粗，全然不顾家人劝阻，依旧蹒跚地坚持上

班。她自己刚强更要求子女坚强，二儿子

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她遍地寻偏方，自学推

拿术，也许是天公作美，也许是天道酬勤，

在 她 的 精 心 呵 护 下 ，二 儿 子 终 于 直 起 腰

了。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代表组织去

看望过患肝癌的教师，八尺壮年男子汉都

疼痛不已，而嫂子八十高龄得肝癌，从发病

到去世未发出一声呻吟。

嫂子一生宽厚。在天山酒厂家属院生

活三十多年，尊老爱幼，待人诚恳，为人宽

厚，从未和邻里红过脸。当三个侄子与小

朋友发生冲突时，即使不怨几个侄子，也先

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个同姓哥哥因成分不

好找对象难，同村有位长辈允诺把姑娘嫁

给他，并向嫂子借 500 元钱急用，可是已经

过去半年了，那位长辈再不提这件事了。

这 位 哥 哥 心 里 过 意 不 去 ，为 嫂 子 愤 愤 不

平。嫂子耐心开导他：“我们老于家人要待

人以宽，这件事过去就过去吧。虽然我收

入不高，但是 500 元钱可以应急。一个父

亲 能 以 女 儿 相 许 借 钱 ，肯 定 是 遇 到 难 事

了，乡里乡亲的，难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

把 吧 ，做 不 到 雪 中 送 炭 ，绝 对 要 雨 中 送

伞。”嫂子一席话化解了一场民事纠纷。

嫂子对我关爱有加。我在家里排行是

老幺，9 岁母亲就病逝，是几位贤惠的嫂子

把我带大。大嫂长我两旬，自觉承担起教

育我的责任。1979年大侄子在部队提干回

家探亲，毕竟是好事，大哥好友来家祝贺。

我比大侄子小五岁，侄子已经是军官了，小

老叔还在上学，不好意思主动应酬，只管埋

头做作业，仅是点头笑一笑。事后，嫂子教

育我，人家是客人，待客要进有迎声、问有

答声、去有送声。1981 年 7 月底，我离开阿

鲁科尔沁旗到黑龙江学习工作，临行前嫂

子反复检查我的行李，叮嘱外出要少说、多

做、勤勉。如果是生人，根本看不出她是我

的嫂子，会以为是我的妈妈。嫂子又问：

“今后想在哪里生活？”少年不知愁滋味的

我脱口而出：“40 岁的时候应该在通辽、赤

峰或者同类其他地方生活。”“一言为定，到

时候我去看你”。当时也只是一说，24年后

嫂子履约，来到了大兴安岭行署林管局所

在地加格达奇。正好是周末，我出公车领

嫂子去公园溜达，嫂子知道后对我进行严

厉批评，现在上级明令禁止公车私用，你这

是明知故犯，要主动到单位财务交清汽油

费，还要向组织作出书面检查，我一一照做

了。

嫂子音容犹在。嫂子在世的时候我回

天山镇五次，每次因工作忙也是来去匆匆，

临走前她总会问生活上有没有困难？路费

够不够？似乎我还是个小孩。2004 年 5 月

大哥去世，返程那天我想必须给长嫂留点

钱，嫂子说啥也不要，我只好悄悄地压在枕

头底下 1000 元钱。在通辽转车的时候，才

发现行李里面多出 1500 元钱，信封上有一

行字“你年轻，用钱的地方多”。18 年过去

了 ，这 500 元 钱 一 直 珍 存 在 我 的 抽 屉 里。

嫂 子 一 生 给 予 他 人 的 多 ，从 不 求 任 何 回

报。不仅节俭勤勉、邻里和睦、尊老爱幼，

而且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嫂子

的勤俭，嫂子的宽厚，嫂子的刚强，乃至她

的待人接物、举止言行，使我受用终身。

嫂子，天堂没有烦恼、没有病痛，生活

在兴安林海里的幺弟虔诚地祝您在上天幸

福快乐！

嫂子

于化民

夏日的温度一点点抬高
成为最有活力的季节
天地间热浪滚滚
掀起生命竞赛的浪潮

原野上的草
不知不觉窜出老高
野花点缀
有说不出的美妙

火红的朝天椒
渲染出一片大地的红
火辣辣的
炽热了人们的心

大地的麦苗
一节一节地拔高
仿佛在和时间赛跑
涌起绿色的浪

热烈的夏天
太阳有挥发不尽的热力
热浪压过来
人们都有一种疲倦

蝉不觉热
整天敞开嗓门嘶鸣
不知道是歌唱生命美好
还是埋怨时光的来去匆匆

菜园的栅栏上
开了一丛丛的花朵
仿佛一群好奇的孩子
眨动渴盼的眼睛

夏天的美好
宛如翩翩的绿衣少女
舞动美好的青春
绘成一幅动人的画卷

夏天的美好

耿庆鲁

此时
心里塞满了章节
所有的水都从一个方向流出来
或在天上被云朵驮着
或在地上随着人心奔跑
千丝万线
系着久远的恩恩怨怨

是谁在汨罗江畔长叹
家国天下
一块石头从此就失去了岸
离骚
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岸
而这穿越千年的忧伤
正在端午的岸上汹涌

端午情怀

谭哲胜

呦呦鹿鸣呦呦鹿鸣 陈思汗陈思汗 摄摄


